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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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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晨出门上班前，我习惯性地会把家里的垃圾袋捎
上，丢进楼下垃圾桶里。

这段时间，我每次去丢垃圾时，总会看到一位头发花白的
老人在垃圾桶里翻来翻去。起初我并没有在意，以为是小区
里闲不住的退休老人在捡废品补贴家用。

一天早上，我丢完垃圾朝小区门口走时，突然听到“哎呀”
一声，回头看正是那位最近常见的老人。我赶忙走过去，看到
老人干瘪的手上已经开始流血。她在翻垃圾时，不小心被垃
圾桶里的碎玻璃碴扎破了手。

“没事吧？”我一边询问一边从包里翻出纸巾说：“赶紧擦
一擦！”老人接过纸巾，擦去了血渍。

“您等一下，我上楼给您拿个创可贴去。”我飞快取来创可
贴递给老人，便匆忙赶去上班了。

后来，无意间听楼下邻居们闲聊，得知捡废品的老人并不
是小区业主，而是附近城郊的，约莫七十来岁，家里有个卧床
的老伴，平时靠捡废品度日。因为小区物业每天有固定的时
间清理垃圾，她只能早早过来，赶在垃圾桶被清理前挑拣些能
卖钱的废品。

我莫名有些心酸。再次见到老人时，不由得注视了她很
久——老人很瘦小，佝偻着身体，踮起脚尖，一头扎进垃圾桶
里，慢腾腾地挑拣出纸板、塑料瓶等，然后颤巍巍地放进编织
袋里。老人盛废品的编织袋很大，驮在身上。

在垃圾桶的一侧，是楼与楼之间一条狭窄的夹缝，宽度有
三四十厘米，平时被绿化带和垃圾桶遮挡着，很少有人注意
到。我指着夹缝和她说：“以后有能卖钱的废品，我单独给您
分出来，放在这个夹缝里，您可以随时来拿。”听了我的话，老
人害羞地笑了。

从那以后，每次出门扔垃圾前，我也多了一道程序——把
快递盒、纸箱、塑料瓶等和其他垃圾分开，单独放在一个袋子
里。每隔几天，我便会把挑选出的废品放进夹缝，老人路过时
再拿走。

前几日收拾屋子时，我发现家里有双放了很久的劳保手
套，我便把手套连同废品一起放在了夹缝里。第二天，当我去
夹缝放废品时，看到了一个烟盒，上面歪七扭八地写着几个
字：“小伙子，谢谢你！”

看着这几个字，我被老人温暖的“回馈”深深感动了。繁
忙生活里，我们习惯了步履匆匆，常常容易忽略身边微小而美
好的善意。其实，在善意互相释放的那一刻，便如同春日里的
一缕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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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溪涧从深山的某处发源，在后山脚下一路蜿蜒而
来。绕过村庄时，已演变成河流，河床宽大，堤岸高筑，临靠村
庄的一侧依稀还能看出当年栽植的以槐树为主的防洪林。童
年的记忆中，在夏天某个暴雨滂沱的傍晚，浑浊的山洪咆哮
着，像一群脱缰的野马，伴着隆隆的涛声泥沙俱下，势不可
挡。石拱桥摇摇欲坠，洪峰带着浊浪漫过堤岸，几棵槐树被连
根拔起，瞬间被翻腾的激流折成残枝断梗，在人们的惊骇与不
安中奔泻而去。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叫它小溪，气势汹汹的“发蛟龙”往往
不会良久持续，就像青春年代那挥斥方遒的奋斗热情会随长
大而变得平和，也变得深远而厚重。在记忆中的大部分时间
里，小溪清澈而温柔，像一条晶莹闪烁的丝带飘过林间，水流
时缓时急，叮咚作响，也像一支欢快的曲子，有润泽万物的灵
动。它是童年的天堂。

忘记了是哪一年的山洪冲垮了那座年代久远的石拱桥，
巨大的残垣断壁横亘在小溪中央，成了天然的不封闭的坝
基。在它的上游，鬼斧神工一般形成一段十数米长，有没腰之
深的溪中池塘，活脱脱成为可供我们戏水的天然泳道。于是，
我在寒凉彻骨的溪水中学会了狗爬式“自由泳”。

而小溪给予我们童年的快乐远不止这些。
小溪的浅滩处，尽是半身裸露的鹅卵石。悄悄地，轻轻

地，翻开那块上面长满青苔的大个鹅卵石，青黑色的石蟹横行
躲闪，来不及惊呼，我眼疾手快地摁住它，拇指食指一夹一提，
任它张牙舞爪又奈我何。水较多处常有泥鳅，用手抓肯定不
可行，一滑便窜得没了踪影，我们就用一种带齿的钳子，对着
泥鳅头部下方一夹，十拿九稳。进入树林，溪流便隐没在茵翠
的水草之中了，这里是虾米的天堂，拿一个小小的网兜，甚至
可以用家家常备的竹质簸箕，对着有水草的岸边角落，一兜，
一提，无数小虾活蹦乱跳，幸运时或能同时兜起几条不知名的
小鱼。傍晚到家，把石蟹小鱼小虾略作处理，就一把咸菜一番
爆炒，便是一份山珍海味。

如今的小溪早已失去当年那刚柔相济的魅力，乱石杂草
堆满了几近干涸的河床，毫无生机。内心有些不忍，眼中怯怯
地勾勒具象又拼命地掩饰，宁愿沉湎于斑驳的故梦旧情，让童
年的笑声尽情地在心中回响。那荒芜的青山，那干涸的小溪，
在我的笔端挣扎着留下一丝温暖，应和着夕阳的余晖淡淡地
洒在云上，成了霞光……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回乡成了一种虔诚的仪式，暂时忽略
重任在肩，暂时褪去伪装的衣冠，走一走儿时奔跑过的小路，
寻一寻纯粹的童年时光。青山再怎么日渐荒芜，溪流再怎么
日趋干涸，只要归来，内心便充盈起来。正是童年的溪山在我
年幼的心灵里种下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和“天生我材
必有用”的自信，长大后孕育出那宠辱不惊的成熟和纵横捭阖的
睿智。不断变化的，是那山、那水还有我们的人生。

当第一缕春风轻拂过大地，万物似乎都
被唤醒了沉睡的灵魂，开始了悄无声息的蜕
变，人们满怀喜悦地拥抱着那和煦的春风、明
媚的春光，而我的味蕾，更是期待开启一场至
鲜至美的舌尖盛宴。

荠菜是春天的使者，早早就在田野、山
坳、溪边探出嫩绿的脑袋。我家靠近九乡河
生态公园，元宵节刚过，家人就和邻居相约，
去九乡河岸边挖回了一篮子荠菜。将荠菜清
洗焯水后，剁碎与猪肉、鸡蛋搅拌，加上适量
的盐、葱、姜和香油，把调好的这些馅料放在
面皮上，卷起、折叠、再卷起，然后蘸点水将面
皮压紧，就包成了荠菜春卷。一个个包好的
春卷，就像一个个裹着春天秘密的绿色襁褓，
放入油锅里不一会，外表渐渐金黄，仿佛被春
天的暖阳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咬上一
口，“咔嚓”一声，外皮的酥脆即刻在齿间炸
裂，紧接着，荠菜的清香、猪肉的醇厚、鸡蛋的
嫩滑，在舌尖上交织共舞，那是春天最纯粹、
最本真的味道。

竹笋是春天的勇士，沐浴着春雨，从泥土
中昂然崛起。小区里有几片竹林，每年春天
都为我们奉献了大快朵颐的食材。星期日，
我带上两个孙女一起到竹林挖春笋，蹲下身
子，轻轻拨开地上的腐叶，只见春笋沾着晶莹
的露珠，宛如刚睡醒的婴儿，睁眼打量着新的
世界。按照去密留疏、去弱留强的原则，我们
有选择地用小锄头、小锹挖出一根根带有泥
土芬芳的竹笋，剥掉一层层笋衣，露出乳白、
脆嫩的笋肉，一股清新之气扑面而来。苏轼
曾写道：“残花带叶暗，新笋出林香。”鲜美的
春笋，可白煮、可烹饪、可熬汤，每一筷子都是
春的滋养，带着竹林的质朴、春天的灵动，吞
咽下肚，仿佛整个身心都被春的温柔包裹。

香椿是春天的馈赠，伴随着柳绿桃红，带
着浓浓的乡愁。几年前在院子里栽了几棵香
椿树，渐渐高大，采摘不便，去年修剪了一
下。这几天长出了一簇簇紫红色的香椿芽，

隔着几步距离，就嗅到那独特而浓郁的香
气。采下最鲜嫩的芽尖，开水烫焯，香味被瞬
间激发，变得更加醇厚悠长。香椿拌豆腐是
江浙一带春天尝鲜的家常小菜。汪曾祺先生
在文中是这样描写的：“取嫩香椿头，芽叶未
舒，颜色紫赤，嗅之香气扑鼻，入开水稍烫，梗
叶转为碧绿，捞出揉以细盐，候冷，与豆腐同
拌，下香油数滴。”字里行间的色香味，不由得
让你食指大动。将香椿头切碎后打上鸡蛋，
摊成翠绿的香椿鸡蛋饼，一口下去，蛋的香味
与香椿的香气完美交融，恰似春天轻柔而又
坚韧的生命力，在舌尖上跳跃，在唇齿间回
荡。

春天还有许多大自然慷慨给予人间的
限定美味。在南京菜市场上，那些冬天隐藏
在田间、山林、河涧里的精灵，都接踵而至向
人们报春。不仅马兰头、枸杞头、豌豆苗、菊
花脑等时令野菜琳琅满目，河里的螺蛳、河
蚌也纷纷上市，让我们有了更多抢“鲜”品尝
的选择。经过数月寒冬的蛰伏和滋养，螺
蛳、河蚌满含浓浓春意和生命的能量。江南
一带有着“明前螺赛肥鹅”的说法，韭菜炒螺
蛳、酱爆螺蛳、上汤螺蛳，鲜得让你流下口
水，啜一口欲罢不能。把晶莹剔透、粉嫩诱
人的河蚌肉和豆腐放在一起煲汤，再加上适
量火腿、咸肉和笋片，待汤汁呈奶白色、蚌肉
酥软后，撒上少许盐、白胡椒粉和一撮香菜、
葱花，白绿相间，鲜香浓郁。一盆河蚌豆腐
汤，如同把整个春天端上了桌，溢满了春天
的清香、温暖和润泽，每一口都让人眷恋，每
一口都回味无穷。

春天，这个四季轮回中最为温柔的章节，
它不仅仅以绚烂色彩和勃勃生机装点着大
地，更以一种微妙而深刻的方式，在每个人的
舌尖上缓缓铺开一场关于味道、记忆与生命
的哲学对话，让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咀
嚼、品味和吞咽中升华。

舌尖上的春天，永远是这么诱人、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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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度过了一个没有看到雪的冬天，
所以春天来得格外早。而早春的文学采风又
是曼妙的。“职工作家协会的开年工作研讨
会，定在园博园吧，连带采风一起！”职工作协
群里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纷纷赞同。

细想来，上一次走进园博园，还是前年深
秋。作为南京地方志的一名工作者，我所负
责编纂志书的地域刚好和其毗连，甚至有部
分地块和山脉就是我所写的街道辖区分出去
的。虽然常来附近考察，很多次开车驶过正
门前的环岛时，还会用余光看一下园内远处
蜿蜒的山脉，但都未走进去，所以自然而然就
有了疏离感。

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南京的春天自然是
隆重登场的。从市里驱车前往园博园的城市
快速路两边，一排排粉色的、红色的蜡梅正在
怒放。一路疾驰，半个小时就抵达了指定停
车场。

和煦的春风中，我们迈着轻快的步伐，随
着园区内三三两两的游人，去探寻早春的园
博园。观景道两侧紫红鸡爪槭在春风的摇曳
下，洋溢着热情。绕过园区广场的迎春花坛，
色彩的层次逐渐多起来，绿色的叶子是少了
一些，但不远处的梅林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最耀眼的是红梅，最动人的是粉梅。花
期正盛的梅树经过园艺师的栽植，花团锦簇，
粉白相间，仿若打翻了水彩盒。

草色遥看近却无，其实低头细细寻找，会
发现很多嫩嫩的绿草芽，争先恐后地从路边
的春泥中和去岁的枯叶下钻出来。微风拂过
脸颊，空气中溢出来的是由草香、花香混合而
成的春天的气息，调皮地侵入鼻孔，恣意地流
向四处。它们又似乎和我们一样，时刻准备
着用饱满的热情，迎接文学创作之春。

坐上景区的游览车，跟随导游的讲解，
沿着盘山的游览线路而上。除了车窗外一
路的梅花摇曳着与我们相向而行，被绿化后
的矿山也开始愈来愈高阔。熟知此地史料
的我知道绵延十几公里的这座山，因山脊成
一线，被称作线山。新中国成立后，附近的
人们靠山吃山，2005年之前，持续在这里伐
木、采石、开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后来，人们关掉了矿场，进行了大规模的矿
山复绿。我们走下游览车，来到矿坑崖壁的
观景台上，顺着导游手指的方向，看到经过

现代雕饰的深褐色的崖壁上，还残留着当年
爆破的痕迹。石壁不语，但这片伤痕累累的
山体在复绿后的植被覆盖下，留给人们无限
的思索。

导游引导我们走到另一侧的观景台上，
若隐若现的太阳泛着白光，躲在我们斜对面
的云层里。我脚下就是一片湖水，俯瞰下去，
绿色的湖水泛着微波，而从湖边的工业遗存
厂房向远处延伸，铺满眼底的是整座南京
城。氤氲着文气的世界文学之都，高楼耸立，
道路纵横。远处，穿城而过的长江恍若一条
玉带，横跨在江上的几座大桥以及争流的百
舸，像玉璜和玉佩镶嵌其上。

乘上游览车继续行驶，直达观景台下的
工业遗存区。这里曾经是一座著名的白水泥
厂，当年曾有上千名工人在这里工作。但水
泥厂的矿渣以及高耸的烟囱里排出的烟尘，
也一度让附近的山水草木常年蒙尘。现在这
片厂房已经被改造成酒店、书店、饭店、咖啡
馆等旅游配套设施，厂房的前面还创意性地
建起了一座人工湖，湖水像镜面一样，倒映着
远山和改造后的工业厂房。

我们一行人走进了白水泥厂的水泥罐方
阵，这些曾吞吐万吨水泥的巨兽，外壁上还凝
结着灰白色的硬壳。它们的顶部现在已经被
种上了桂花树，相信在桂花盛开的季节，清风
徐来，一定是丹桂飘香。沿着连廊，穿行在直
径十多米的圆柱体之间，环形书架顺应着柱
体内筒壁的弧度盘旋而上，在灯光的映照下，
成千上万册书籍熠熠生辉，书香早已浸入肺
腑。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一间罐体内，
这句话被设计师具象化了。万册世界文学名
著和其作者的肖像，被摆放在沿罐体螺旋而
上的阶梯上，形成贯通罐体的藏书塔，徜徉在
其中，心灵为之震撼。须知这里曾经灌满粉
末状的水泥，而现在却成了圣洁的文学殿
堂。也许这就是园博园能自信地向世界宣
告，这里是“华东地区工业遗址改造的人文示
范基地”的底气。

春天又回园博园，红枫、蜡梅、呼之欲出
的春草，矿山崖壁、工业遗存、万卷藏书……
这里的一切给了古都金陵别样的生机。我们
约定，在这生机盎然的春天里，要和近三百万
职工一起，共同书写这座城市的美好。


